
没移俐玛

阴差阳错，真正的阴差阳错。
她喜欢他，却不得不嫁给他的儿子。
没移俐玛，一位大胆奔放只爱英雄的女

孩子，自小的时候就十分仰慕元昊。
记得那是好水川大捷之后，六岁的没移

俐玛跟随父母等候在西夏国都兴庆府的东门

外，迎接元昊大军凯旋。一眼望去，远处尘
土飞扬，飞扬的尘土中透出一道道凛冽的光

芒，那是阳光折射在冷兵器上才能发出的光

辉，从飘扬的旗帜中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元昊

的队伍。人群蓦然寂静了，肃立欢迎这位带
领他们走向胜利的首领。

西夏人物三章

包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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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胜利的号角吹响，响彻云霄的是党

项人的欢呼。威武的骑士，雄壮的军团，金
色的荣誉照耀旗帜，从血与火的沙场上归来

的将士们都充满了骄傲。刀剑雪亮，曾经满
饮敌人的鲜血，铁骑嘚嘚，曾经踏破敌军将

士的头颅。庆功的美酒在杯中荡漾，少女们
崇拜的目光毫无掩饰地追逐着英雄。
一战功成，元昊成为党项族的伟大英

雄。给元昊献完花，六岁的没移俐玛快步跑
到元昊的面前，大声说：“我要嫁给你。”
没移俐玛天真无邪的话语，引得人群一

阵欢笑。现在，没移俐玛十六岁了，她可以
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了。元昊对于她来说，
是电，是光，是唯一的神话。她只爱他。
可为什么？为什么她却被选作元昊之子

宁令哥的王妃。宁令哥？当初从父亲的口中
得知这个名字时，她皱了一下眉头。在她的
眼里他不过是个书生，整日只知道饮酒吟诗

的人，是一个缺乏英雄气概的人。
看着桌上宁令哥送来的一大堆新婚礼

物，没移俐玛心里不免郁闷。没移俐玛不是
一个爱喝酒的人，但她却为自己斟了满满一

大杯。她想一个人借酒忘却忧伤。她徐徐端
起酒杯一饮而尽，复又斟上一杯，不饮，只

细细地看着，似乎是为了把自己的忧伤看得

更清楚。
院门轻响，有人进来了，是宁令哥。他
边走边吟咏一首诗，依稀听得是陈后主的

《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
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

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
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没移俐玛鄙夷地笑笑，真是老子英雄儿

混蛋。他居然喜欢亡国之音。
这时，宁令哥进来了，苍白的脸上溢着

红光，也许是在外面多饮了几杯，进房后连

话都说不大清楚了。
没移俐玛厌恶地欲往外走。
宁令哥一把拉住了她。
宁令哥把她按在一把椅子上，然后坐在

没移俐玛的身边，伸手搂住了没移俐玛的肩

膀。尽管没移俐玛内心里涌动着不情愿的潜
流，但还是顺从地往宁令哥怀里靠了靠，以

免醉酒之人作出令她不堪的动作。
宁令哥问：“你爱我吗？”
没移俐玛默不做声。
宁令哥说：“我太爱你了。”
没移俐玛正色道：“现在是战争频发的非

常时期，你身为太子，应该爱大夏国，应该

为你的父亲出谋划策，而不是整日喝酒吟

诗，同女人卿卿我我！”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希望你能做一个像你父亲那
样的人。”
“你莫不是如传闻中所说的，爱上我的
父皇了？”
“我爱英雄！”
“耻辱啊！你去死吧。”宁令哥简直嫉火
填胸，他刷地一声抽出了刀。
“你的刀也能杀人？它只不过是你腰间
的饰物罢了。”面对宁令哥手中的刀，她若无
其事地挺直了胸脯，面目从容。
“你为你的话忏悔吧。”
“不，我从来不知道悔字怎么个写法。”
宁令哥腕子一抖，鲜红的血自白刃间喷

涌而出。
没移俐玛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忽然变

得轻松起来，嘴角甚至绽出一朵微笑。她看
着宁令哥说：“你现在才像个男人，我，我有
点喜欢你了……”
没移俐玛感觉不到忧伤和痛苦的存在

了，她只觉得飘荡在宁静的湖面上，安宁，

出奇的安宁。远处飘来了寺院悠扬的钟声，
然后她绽放的笑容渐渐枯萎了……

没藏黑云

风萧萧。
白露为霜，寒意蔓延。
没藏黑云眼见叛乱者的追兵将至，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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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白色的斗篷扔到前面的岔路口，然后返

身躲进一丛茂密的芨芨草中。
自元昊遇刺身亡之后，没藏黑云为躲避

叛乱者的追杀，眼泪都顾不得擦，怀抱刚满

周岁的儿子谅祚（后来的夏国第二代国君毅

宗），匆匆自贺兰山的离宫中逃出。
失去父亲的婴孩在睡梦中十分安静。没

藏黑云凝望着他粉雕玉琢的小脸，泪水默默

地在心里流淌。
没藏黑云有杨柳般的风姿，如云烟般幽

盈，含有冬梅的傲骨。她端庄娴雅，含而不
露，善解人意，兰心蕙质，有着洁净的脸庞

和干练的气质。
没藏黑云的祖母曾告诫她，做女人要像

贺兰山上的积雪，厚积薄发，平时要忍耐，

再忍耐，积蓄力量，关键时候才可惊天动地。
祖母还告诉她“聪明的人珍视妇女品

行，愚蠢的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
富，怀有智慧才富”之类的做人道理。
没藏黑云虽然读过许多书，懂得比许多

男人更多的治国安邦之策，但她行事总是低

调，不事张扬，即使偶尔外出也总是用一条

纱巾遮掩着美丽的面孔。
没藏黑云曾经陪伴元昊度过在辽国做人

质寄人篱下的艰难岁月，在元昊母亲不在身

边的日子，是她给了元昊母亲般的呵护。没
藏黑云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很有女人味，仿

佛一个因熟透而格外香甜的红苹果，让元昊

十分着迷。元昊虽然是党项人的王，但元昊
更像是没藏黑云的大孩子，只有在没藏黑云

面前，元昊的眼中才会闪现孩子般天真的光

芒。元昊的心又是那么复杂，几乎没有人可
以看透他的心、体会他的感情。也许只有没
藏黑云才能做到，但这对于元昊来说已经足

够了。
“党项很小，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
可是党项也很大，可以吸取我们敌人的优点

来铸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没藏黑云对还
是王子的元昊说过这样的话，这使他感到十

分震撼，并由此对没藏黑云刮目相看。

党项人是一个征战连年、朝生夕死的民
族，女人在男人的刀光剑影下黯然失色。但
没藏黑云始终在元昊的心目中闪烁着熠熠的

光辉。
虽然没藏黑云忍耐，再忍耐，但在后宫

女人之间的争斗中，她还是被排挤得没有立

足之地，她被迫到兴庆府戒坛寺出家为尼。
没藏黑云占尽了后宫佳丽的万种风情，

也尝尽了独锁深寺的辛酸苦痛。她时而独享
万千宠爱，时而清品寂寂冷宫幽怨。她仿佛
一片凄美的花瓣，承受风雨，迎接雨露。
在失去没藏黑云的日子，元昊每日从早

到晚地饮酒，纵情声色，却从未有过真正的

欢笑，酒醉后就用刀在手臂上写字。宫人发
现，他只写两个字：黑云。
元昊最终没有因没藏黑云的出家而放弃

她，他频频驾临寺院。后来两人在贺兰山打
猎途中，生下了谅祚。
日子一路平平仄仄地走来。走过了春，
走过了夏，走过了秋，又将走过冬。
这次宫廷之变虽然事出突然，但也是元

昊长期荒于国事酿成的恶果。
当初，元昊曾赞叹没藏黑云有治国之才，

有人则讥她“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此
讽喻来自一种药草，其在地下的部分为“远
志”，露在外面的部分为“小草”，以此影射挖
苦她隐在元昊背后时志在高远，一旦抛头露

面则不过为寻常之小草而已，一个女人能有

什么作为？对此她自然是一笑置之，并不怎

么放在心上。可是不知为什么，今日里却总
是想起此事。或许是因为证明自己是“小
草”还是“远志”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了。
这次变故仿佛在大夏国人的心上降了一

阵霜露。
这场霜露会持续多久呢？自己又该怎么

做呢？路是要靠自己一个人走的，所有能帮

助你的人不可能是你人生荒漠中的湖泊，只

能是你前行时的水袋，能够给予你的帮助都

是有限的。要好好走完你的路，只能靠自
己。没藏黑云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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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者嘚嘚的马蹄声渐渐远去了。
夕阳落尽，贺兰山在淡蓝色的夜幕衬托

下，渐渐变成黑黝黝的一道轮廓。
没藏黑云身穿一袭黑衣，头上戴着黑色

面纱，怀抱婴儿，伫立在风中。
自元昊遇刺身亡那一刻开始的孤独，忽

然变得遥远。她只觉得白露如霜，落满了她
的心。一颗心，经过这阵霜意，怕也是接近
完美了。
没藏黑云空落的心头渐渐充满了自信。
西夏国都兴庆府就在不远的山下了，她

深情地凝望了一眼依然在怀中安眠的儿子谅

祚，柔声说：“让我们一起来收拾这大夏的大
好山河吧。”
启明星在一片鱼肚白里眨巴着眼睛，把

黑夜的秘密暴露给白天。
渐渐地，天亮了。

细封思梦

细封思梦是一位娇艳美丽而颇有才情的

女子。
一位党项诗人用诗句这样来形容她：“何
故天生绝代姿，竟能如此占当时。含花嫩脸
姣颜泛，却月鸾眉秀色滋。出世出尘真罕
见，倾城倾国不虚词。平生未识销魂意，今
日销魂我自知。”
但细封思梦不因美而生娇，总是那么小

心翼翼，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细封思梦会用许多植物制作天然化妆

品，她会用黑蒿草制成眉笔来描眉，蘸着这

种植物的汁液，她会把自己的眉毛描画得又

黑又长。她会用贺兰山里产的一种名叫苏日
曼的浓黑色石粉自制成眼影粉，再淡淡地敷

施于眼圈眼窝处。经久又耐看的眼影，再衬
着一对大大的眼睛和浓黑的连眉，极富诱惑

力。她还会用自家庭院种植的海纳花，把花
瓣挤成汁涂在指甲上。细封思梦甚至会用采
集的沙枣树胶，加上适量的清水制成梳头用

的头油，因此她的头发才会那样的乌黑。而

且她把这些美容的技巧毫无隐瞒地同她身边

的姐妹们分享。细封思梦不但懂得化妆术，
她的汉文诗也写得极好。
元昊十分喜欢细封思梦，也十分欣赏细

封思梦的才情。
细封思梦曾是元昊堂弟的未婚妻，在未

婚夫战死沙场后，元昊本想将细封思梦纳为

妃子，但为了换取六谷部出兵相助大夏国对

抗辽国大军，元昊只能忍痛割爱，将年方二

十岁的细封思梦送给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六

谷部大王斯角督列作为王妃。
“为什么选择了我？”细封思梦不高兴地
问元昊。
“因为斯角督列非常喜欢你。”
“我没有自己的选择吗？”
元昊凝望了细封思梦一眼：“作为一个党

项女人，你的命运只能如此。”
在琵琶击缶奏出的欢快、祥和的乐声

中，细封思梦来到了斯角督列的六谷部。
为了迎接细封思梦的到来，斯角督列专

门为她建造了一幢房子。新房子与斯角督列
的官邸咫尺相望。此宅坐北面南，形制优
美，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细
封思梦心中甚是喜欢。
当细封思梦被迫跟随斯角督列的时候，

在相处不长的时间里，却发现斯角督列是一

位有情有义的男人。二十岁出头的斯角督列
性情率直，真诚而又纯洁。
细封思梦渐渐对斯角督列产生了好感。
终于有一天，细封思梦望着斯角督列

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世界开始变得
小了，小到只有两个人———我和你。”
憨厚的斯角督列欣慰地笑了。
在属于斯角督列和细封思梦的二人世界

里，细封思梦过得很开心。她不再去理会天
是不是蓝，叶是不是绿，花儿是不是还在绽

放，鸟儿是不是还在鸣啼。她还是她，还是
那个真诚率真的女子；可她又不是她，因为

她把自己的所爱，做了一个替换———有了斯
角督列，她似乎什么都不需要了。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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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里，斯角督列就是蓝天，就是绿叶，

就是手握鲜花肩托翠鸟的阳光使者。
在元昊的频频催促下，斯角督列决心率

六谷部出兵协助元昊抵抗强大的辽国军队。
出征前，斯角督列按照六谷部习俗例行

咒羊仪式。夜间牵羊，焚香祷告，于野外烧
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吉，羊心
有血则不吉。
出征前的那晚，斯角督列低沉地告诉细

封思梦说：“今日屠羊，见羊心有血，恐怕此
战于我军不利。”
夜风通过窗户吹进来，一阵寒意袭上细

封思梦的心头。
“为什么要连年征伐？”
“男人离不开战争，况且这是一个战乱
频发的时代。”
斯角督列目光真挚地看着细封思梦：“我

知道昊王喜欢你。如果我战死沙场，你就回
到元昊身边，好有个依托。”
细封思梦急忙用手捂住他的嘴：“臣妾此
心，唯天可鉴。”
泪滴与泪滴，无声地汇流在一处。
一个月后，元昊亲自赶到六谷部，把斯

角督列战死沙场的消息告诉细封思梦，他

说：“你可以依旧回西夏国都兴庆府。”
元昊担心细封思梦不明白，继续补充

道：“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细封思梦秀雅的脸庞上绽放出一个无比

凄婉的微笑，她悲怆地回答：“细封思梦怎敢

欺斯角督列君！”
细封思梦痴痴地望着窗外。
窗外，是朗朗高悬的长生天。阳光网一
样的撒在尘世，看得见浮尘在透明的阳光里

飞。
元昊凝望着细封思梦：“你现在可以选择
你的命运。”
细封思梦说：“你已经开始你的诱惑了！
但我不能背叛我的爱人，我已经决定爱他

了。人世间要找到似他那样纯真的人想必是
没有的了，他没有动听的语言，但他的率直

像个温柔的孩子紧揪着我的心。他的纯洁让
我的母性开始泛滥，只有他的快乐能把我的

脸庞点燃。”
似乎是为了杜绝元昊的念头，细封思梦

顿了顿说：“我这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斯角
督列。”
元昊叹息：“难道女人真的是花，只为一
人开放，吐尽最后一缕幽香，直至成为一颗

芳魂，才是忠贞的女子？”
“我曾经属于过两个男人，自认为并不
是一个忠贞的女子，但此时此刻我心已如古

井之水，波澜不起。或许以前的我是相信爱
情的，但很抱歉，这样的相信止于我的二十

岁，请原谅我的怯懦和愚钝。”
说着，细封思梦突然拔出元昊腰间的

剑，用力刺向自己的腹部。
鲜血喷涌，如盛开的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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